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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心那块地 （散 文 ）
李顺 行

金陵河象一条银 白 色
的绸带 ，舞过九 曲十八弯 ，
在陇 山 与秦岭的衔手处汇
入渭水 。

金渭交汇处 的金陵桥
象一把梳子似的 ，日 日 夜夜梳理着泥沙 ，在桥墩
边形成了仿缍形小 岛 。水流量 日 趋减少的金陵河 ，
温顺地在这里被小 岛挤在 一边 ，紧紧贴着 河岸悄
悄地流淌着 。于是 ，桥下游一方的河心便裸露 出
一大片滩地来 。

忽然有一天 ，河心地里荒草被割得千 干净净 ；
又有一 天 ，地被翻得 平 平 展 展 ；不 久 又 变成 了
排列整齐 的 畦子 田 。

春天 来 了 ，菠 菜 、油 白 菜 、韭菜 、
小葱 ，争 先 恐 后 地 在 那 里 吐 嫩展 绿 。水
灵灵绿茵 茵 ，远远望 去 ，一片清 翠欲 滴 。
夏秋 之 交 ，绿 得 发 青 的 菜 地 里 ，透 着 红
的关 中 椒 ，紫 的 长 茄 子 ，青 的 大 萝 卜 ，
白的 甘 兰 ，又 红 又 黄 的 西 红 柿 ，异 彩 纷
呈，满 目 生 辉 。

种菜 的 是 一 位 老 者 ，整 日 头 上 扣 个

大草 帽 。一 年 四 季 在 那
块地 里不停歇地 干 。

金陵桥 的 来往行人 ，
凡是 看 到 过 那 块 菜 地 的
人，没 有 不 佩 服 种 菜 人

的精 神和技术 的 。
不知 是 谁 发现 了 个秘密：“那 种 菜人原 来

是咱 厂 的 离休 干 部。”
这一 发现使 工 厂 开 了 锅 ：

“ 他会 种菜？”
“ 会 ，那 年 他 讲 革命传 统 时 ，说 他在 延 安

给咱 自 己 的 军 队 种 了 几年 菜呢。”
“ 菜价这么 高 ，他 可 把钱 省老 了。”

“ 他 不 光 自 己 吃 ，还 卖 呢！”
“ 我们 咋 没见过？”
“ 他 可 鬼 了 ，偷 着 拉 到 十 里 铺

市场 上 去 卖 大 价钱 ！唉 ，如 今 谁 见
钱不 爱 ！”

“ 那有 啥 ！他是凭 苦 力 挣钱 呢 ，
总比 以权 谋 私 要 好得 多 ！”

一日 ，“老有所为 ”评奖会 上 ，
厂领 导 宣 读 了 十 里 铺
残疾 人 学 校 的 一 封 感
谢信 ，其 中 有 这 么 一
段话 ：

“ 从1981年 至 今 ，
你们 厂 离 休 干 部 某 某
无偿 为 我 校 提 供 各 种
鲜菜 某 某 万 斤 ，价 值
某某万 元人 民 币。”

阳光 灿 烂 也 罢 ，
阴云 密 布 也 罢 ，他 依
然精 心 编 织 着 河 心 那
块地 。精 心 编 织 着 他
的晚 年 。

幽境 （散文 ）
林荫

世上没有仙境 ，幽
处还是可觅的…

夏日 暮至 ，群 山 围
裹的陕北绥德城 ，便是
在好 不 过 的 消 暑 佳 地
了。烈热 已退 ，余温犹
存，夜风如溢荡在空 中
的无形流液 ，香馥馥 ，
凉丝丝 ，涌入肺腑 ，泡
浸肌肤 ，你就浑身不使

一点劲 ，放松到最大限

度地 去溜达吧 ！

悠悠 遥 遥 地飘 来

各种方言叫 卖声 ：黑粉
——油旋——羊——杂
碎——迷迷蒙蒙漫过多
样纳凉散步人 ：母女牵
手，爷孙戏逗 ，情侣相
依。更多 的是婷婷婀娜
的艳装少女 ，如天女信
手撒下的花絮 ，比村姑
多几分妩媚 ，比洋妞少
许多 做作 ；大 大 咧 咧 的
英俊少 年 ，似 银 河抛落
的星 子 ，带着 山 里 的纯
厚，直 爽 ，夹着 闹市的
豪放浪荡 。巷 口 坐有 品
茶说 古的老者 ，街旁聚
着路遇叙 旧 的相识 。隔
几步 就 有 闪 着 彩 灯 的

门市 ，挂满各色新潮时
装，三 、五 米 可 遇 唱 着

“ 信 天游 ”的 饭 馆 ，坐
有三 、两 谈笑 的 酒 友 。
所有 闹 静 适 中 ，比 白 天
多几 分迷 离 ，比 子 夜 少
许多 清 冷 。带不少 乡 村
的淡泊 ，夹些许都市的
喧嚣……哦 ，酷暑太热 ，
严冬过冷 ，人少凄寂 ，
人多 烦 躁 ，这不 热 、不
冷、不 寂 、不 躁 ，朦胧
又明 朗 ，清晰又迷蒙的
幽幽夏夜 ，不是再好也
没有 的 人 间仙 境 吗 ？月
光下 ，穿城而 过 的 河
水闪烁着光点 ，隐约可
见趁凉洗衣的婆姨女子

们。若 是凑巧 了 ，在那
接通 两岸居民 的古老石
桥上 ，也 许会遇着 唢呐
前行 ，白 孝 长列 ，柴火
撒路的送灵队伍 ，那场
面虽有点色冷 ，可丝毫
也不 影 响 整 个 城 夏 夜
的温 和 ，反 更逗起人 遥
遥的 遐想 ，深远 的 思 索
… …人 ，有 生就有死 ，无
须躲避什么 ，忌 讳什么 ，
就这样顺其 自 然遇 上什
么看什么 ，走到哪搭儿
瞧哪搭儿 ，自 自 在在 ，
随随便便地溜达吧 ，这
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呵愿
幽幽夏夜常留 世 间永驻
人们心 田……

刊头设计　刘 靖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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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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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）

王
宪
伶

我有
包书 的嗜
好。凡有
新书 到
手，不论
精装 平
装、大小
薄厚 ，一
律包上一
层甚至两
层结实美
观的 封
皮。十几
年过去 ，
成绩 斐
然，书架
上几乎没

有漏 网之鱼 。包书是一
种乐趣 ，那感觉就象是
给新生儿穿衣服 。每包
完一本 ，总要抚摸 良久 ，

心里生 出
一点类似
父亲对儿
女的那种
温情 。

光阴
流逝 ，书
日渐 增
多，书架
从一个变
成了 两
个。晚上
坐在书房
里，面对
着那些挤

得竟无过光之隙的 书 ，
忽然生 出 一个疑问 ：我
为什么要包这些 书呢 ？
我爱这些书 ，这是不言
而喻的 。因为爱所 以要
读，因 为要读所以不忍
见其污损 ，所以要加封
皮。可 问题在于 ，书只
有经常不断地翻阅才有
可能被污损 。若 是一买
回来就塞进书架极少问
津，那就没有加封皮的
必要 了 。我的大部分书
不幸 属 于 极 少 问 津 之

列，给这些书包皮
实属多余 。我是极
少有可能的把她们
都读完 ，更不要说
把她们都读烂了 。

我不 喜 欢 藏
书。从来只为实用
而不为收藏买书 。
什么 书不管再好 ，
与己无用即视为多
余。每隔一段时间 ，
我都要清理一下 书
架，把我认为对我
来说 已经没有使用
价值的书淘汰掉 ，
即使这些书本身有
很高价值也在所不
惜。十 年 前我曾托
人东跑西颠地买过
一大批文革后首次
再版的 当 代文学名
著，当 时爱不释手 ，
以后就送人或者 当
废纸卖掉了 ，原因
就在于她们对我 已经无
用。我也没有不管 自 己
研究不研究 ，只要是门
学问就买它几本来填充
书架的雅好 。我挣钱不
多，除了专业必备的文
史书籍不得不买一点之
外，其它 门类的书就不
想为她们勒裤带剔牙缝
了。和众多饱学之士相
比，我的书少得 可怜 ，
不过几百 本而 已 。尽管
如此 ，我还是没有能读
完她们 。不是我不想读
完，而是没时间读完 。

这样 一 想 再 看 书
架，满眼的封皮顿成了
一种讽刺 ，好象每本包
起来 的 书都在愁肠百结
地哀叹她们的寂寞 与不
幸。出 于对 书 的愧 疚和
对自 己 的不满 ，我决 定
把所 有 书 的 封 皮 全 拆
掉。我把 自 己关在幽静
的书房 里 ，默默地做这
件让人惆怅的 事 。书都

包得精美雅致 ，上面印
着我的爱恋和手温 ，几
乎每本都能使我回忆起
当初包她时的情景 。几
个小时 以后 ，全都拆完
了。裸 露 出 本 来 面 目
的书 陡 然 变 得 陌 生 ，
我看 着 她 们 觉 得 若 有
所失 。她 们 现 在 只 是
书，而 不 是 我 的 书 ，
把她们摆在谁 的书架上
都是 一样 的 。拆下来的
书皮是那样多 ，以至在
脚旁的地板上堆成了 一
座蓬蓬松松的小 山 ，从
那上 面飘起 一缕淡淡 的
温馨 。

我以后可能还会包
书的 ，不过那必须 是 为
读而 包 ，包 一 本就 认 真
读一 本 。既 使 是 不 包
书了 也 没 关 系 。读 书
比包 书 更 重 要 。如 果
一本书被读得稀烂 ，那
不是她的死 亡 而是她的
永生 。

书法　胡 义 明

长
城

周
生
瑞

给屈 原 塑 象
贾文涛

楚国 土 地 上 。我 们 匆
忙动 手 塑 像

汩罗 江 水 便 如 期 漫 上

你的 额 头

悲哀 的 额 头
如一 只 破碎 的 瓷 碗
那么 多 瓷 片　那 么 多
忧患 意 识 在 闪 闪 发 光

我们 匆 忙 动 手 塑 像
用楚 国 铁 匠 锻 打 的 利

剑

塑你 筋 骨　身 影

永远 穿 行 在 端 午 节 的
风中

我们 匆 忙 动 手 塑 像
突然　你 一 阵 痉 挛

楚国 便 苍 白 如 贫 血 病
人

濒临 着 死亡
而那 些 上 官 大 夫 们

站在 最 煊 赫 的 地 方
（ 以 后 的 日 子 里

你一 直 以 一 种 姿 势
令我 们 默 默 理 解 着 历

史与 死亡

令我 们 用 不 厌 其 烦 的
双手 抚摸你 ）

雨打 在 你 的 背 脊 上
雨打 湿 你 的 诗 行

而兰 芝 在 你 的 目 光 中
骄傲 地 成 长

寻觅 杨忠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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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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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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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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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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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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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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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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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
！

然
而，

几
何
时，

人
们
突
然
兴
起
了
打
鸟

风，

弹
弓
打，

汽
枪
射，

张
网
捕…

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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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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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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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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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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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
过

之
处，
一

片
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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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和
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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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
儿
稍
一

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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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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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笤
帚
立
即
捣
来。
鸟
儿
飞
着
飞
着，

一

头
栽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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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走
过
去，

它
们
动
也
不
动：

微
闭
着
双
眼，

张
开
嘴
巴，

舌
头
长
长
的，

活

活
累
死
在
那
里。

可
怜
的
小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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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
不
敢
落
，

巢
不
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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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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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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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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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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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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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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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
好
热。

我
走
进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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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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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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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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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
紫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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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

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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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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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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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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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行
秀

逸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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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
排
挺
拔
的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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棵
棵
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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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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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
株
伞
样
的
法
桐，

交
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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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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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人

对
自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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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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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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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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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搭
在
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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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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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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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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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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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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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当
吃
饭
时

分，

人
们
总
拿

着
食
物
引
逗
它

们。

它
们
也
通

人
性
地
围
着
人

上
下
翻
飞。

“
扑
楞

楞
”。

厂
区
刮

起一

阵
风，

飞

起一

群
褐
色
的

精
灵。


